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疫情期间，我们采访了很多漂在上海的人。




他们中，有困在店里的盲人按摩师，有为养家外出跑单的骑手，有住进公安岗亭的建筑工
人，有方舱出院无家可归的保安，有滞留上海的卡车司机，有失业的“老男孩”……




对每位受访者来说，这都是人生中一段极为特殊且难忘的经历。当上海逐渐从疫情中复
苏，我们回访了曾经无家可归的他们。何以为家？何以为人生之希望？有的人已经找到答
案，有的人正重新上路，还有的人仍在等待。




小区保安：终于找到了工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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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月20日，记者第一次见到孙谔时，他已经在上海火车站北广场上躺了一天一夜。身边坐着
两个认识不久的朋友，地上散落着行囊、方便面盒、矿泉水瓶，外围拉着一圈警戒线。他
此前露宿街头多日，不幸感染，只得在此等待转运。夜晚的大雨落下前，疾控中心的车抵
达，把三人送到国家会展中心方舱医院。




孙谔来自扬州，25岁，三月中旬来上海，在浦东金桥找了份保安的工作。浦东封控后，他
无处可去，就到火车站周围碰碰运气，看看能不能坐车回老家，却始终没买到车票。孙谔
一直想找份工作，于是每天都去做核酸，直到收到“阳性”的通知。




4月27日上午，孙谔转阴出院，仍然无处可去，又被送回了火车站周围。他在相对暖和一些
的地道里歇脚，每天都在尝试找工作。这里每隔一两米就有一个“床铺”，住着流浪汉、快递
外卖骑手、各色人等。条件“好”的，住在帐篷里；差一些的，还要烧树枝取暖。孙谔总是戴
着两层口罩，担心再度感染。




没过几天，地道里检出了一例阳性感染者，人们被迫离开。带雨棚的公交车站、桥洞……
孙谔到处寻找住处。有人对他说，住马路上不如赖在方舱不走，他反驳：“都说江苏是上海
的娘家，我们江苏人来女儿家里，怎么能耍无赖呢？”






3/12

孙谔后来去了嘉定、青浦，找到过一份工作，又被“劝返”，最后还是回到静安。他坚持每天
做核酸，坚持每天找工作。“有人告诉我，周围的小区在招聘消杀员、保安，还是有机会
的。”




所幸，孙谔的努力没有白费，最终在一个小区找到了保安的工作，每天工资420元。居委会
给了张行军床，提供三餐。他在那里干了十多天，“虽然每天都要工作十几个小时，但这种
感觉真的很踏实、很好。”




孙谔也一直在和老家联系，寻求回家的可能性。看到上海四条轨交线路即将恢复运营的消
息，他顿时感觉回家有望，“老家那边说，隔离宾馆住满了，让我过两天再回。我猜他们的
意思是，过两天我就可以回去了！”




外卖骑手：我得照顾好一家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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白天，43岁的骑手黄绍翰穿梭在大街小巷，一单接一单送外卖，一心想多赚些钱。晚上，
他看着手机里妻子和孩子的照片，想着什么时候能回小区。




黄绍翰是广西人，来上海已经十多年。记者第一次见到他，是4月20日凌晨12点半。他刚
送完当天的单子，扶着电瓶车孤零零站在闵行区一条小马路边上。




因为是兼职骑手，平台不提供住宿，黄绍翰只好和几名骑手住在桥下。几人打了几个地
铺，有爱心企业给他们送去了一些物资。




其实黄绍翰住的小区就在这桥洞边上，走过去也没几步路，家人都住在里头。疫情切断了
他的收入来源，他只能向居委申请外出跑单，但出了小区就不能再回去。




“为了生存，没办法，我得照顾好一家人啊。”黄绍翰总把这句话挂在嘴边。当兵几年的经
历把他磨炼成一个坚强的男人，但只要提到家人，他的语气一下就变得柔软。




在外赚钱，不只有跑单的辛苦，很多时候，黄绍翰都在为晚上住在哪伤脑筋。住桥洞的时
候，他想洗头，但找不到水，只好拿两瓶矿泉水冲一下。后来桥洞下又来了几个从方舱医
院回来的人，据说其中有人“阳”了，他和同事只好另找他地。




住处并不好找。有的桥洞已经住满了人；有些无人地带，不知被谁用围栏封死了入口；还
有一些公共区域，有管理人员明确告知他们不能住人。住在街上，有时还会碰到巡逻人
员，要求他们立刻离开。黄绍翰不得不爬起来收拾行李。




搬离桥洞那晚，记者跟着他找到大桥下的一片空地。这里临河，晚上阴冷潮湿，好在他随
身带了被褥，就地搭起帐篷。还有两名骑手因为同样原因住在这里。




几天后，他还是离开了大桥，他说那儿也不让住人了。幸好，他的儿子设法帮他解决了住
宿问题。为补贴家用，儿子也注册成了骑手，一直在外跑单，平时就住在老板的店铺里。
老板好心，得知黄绍翰没地方住，便允许他晚上住过去。




“虽然生活很艰苦，但还是遇到了很多好心人，我挺感激的。”现在，黄绍翰仍在跑单，但不
必再担心住宿。他的想法没变：多赚些钱，等待解封，早日和家人团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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盲人按摩师：晒到久违的阳光







“请帮我感谢物业、业委会和民警，如果没有他们，我就得去流浪了。”采访快结束时，付
岑叮嘱记者。平时不太透露情绪的她，语气里明显多了几分开心。




付岑是位盲人按摩师，3月17日起，她独自留守在浦东某小区二楼的盲人按摩店里，一直住
了48天。4月下旬，记者曾去店里采访过她，那时，她对未来仍充满担忧：是会一直被困在
店里，还是会被安排到别处去，抑或是有机会回老家？




任何微小的变动，对全盲的她来说都可能是难以克服的恐惧。封控期间，付岑既不会下
楼，也不会用手机抢菜，更不知道如何团购。她一开始没向外界求助，靠着同事留在店里
的一袋挂面和十几个鸡蛋熬了几天。好在，随后物业、邻居和残联都送来了物资，这让她
感到安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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她以为可以就此一直住下去直到解封，一次突如其来的变动又让她焦虑不安。5月1日当
晚，她突然向记者发来好几条语音，语气慌张。原来，出于疫情防控原因，她被告知不能
住在店里，可能会被送到某集中安置点，但她看不见任何东西，陌生环境下的集体生活无
疑是巨大挑战。




“我害怕去到陌生的地方，找东西很不方便，更怕给别人添麻烦，真的不知道怎么办了。”民
警考虑到她的情况确实特殊，希望物业能想想办法，找个地方暂住。物业随即找了一间一
楼的办公室。“这总比去安置点好，至少不用离开大楼，也有熟悉的人员陪我。”




让付岑没想到的是，业委会提出办公室还是不方便——离洗手间太远。一番沟通后，大家
为她找到了大楼8楼的一间房间，这里原是酒店公寓，周围也有不少住户，条件比办公室好
了不少。5月4日，大家帮付岑把所有行李从一楼搬到八楼，带她住进了新房间。




房间很宽敞，有张床，还有洗衣机、电视、冰箱和独立卫生间。“东西找起来也很方便。”付
岑高兴地告诉记者，原来住在店里，没有窗户，无法感知白天黑夜；现在每天能开窗透透
气，还能晒到久违的太阳，心情也好了起来。




直到今天，物业工作人员每天都会送来一日三餐，邻居偶尔也会送一些自己做的饭菜，陪
她聊聊天。现在，她耐心等待着解封，希望能买到一张去广州的车票，回到爸妈身边。




建筑工人：儿子在等着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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见到聂森的那一天是4月29日，气温只有十几度，正是春寒料峭时。他穿着单衣，在风中瑟
瑟发抖。




“天太冷了，我在街上睡了一晚上就受不了，只能另找地方。”沿街的商铺都关着门，路上也
见不到什么人，拖着行李走了两条马路后，聂森看到一个公安岗亭，探头朝里张望，感觉
不像有人的样子，于是试探性地推了推门。锁坏了，门能打开。他摊开铺盖，住了进去。




“挺暖和的，雨也淋不到。”聂森对这里挺满意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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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8岁的聂森是一名建筑工人，平时跟着包工头四处打零工。今年春节刚过，包工头问他愿
不愿意到上海干活，一天工资200多元。他心动了。3月中旬和妻子一起从老家贵州铜仁过
来。妻子在长宁区一家火锅店找了份工作，有集体宿舍。聂森为了省钱，没有另外租房，
住在工地里。




4月初，疫情防控手势收紧，工地停工了。聂森和几个工友蜗居在工地里，几天后，他们的
核酸检测结果同时显示为阳性。4月14日，聂森被转运至浦东一家方舱医院。4月21日出院
后，聂森本想回到工地，却被保安拦下，妻子的宿舍也是封控区，进不去。




流落街头的那些日子里，聂森不止一次怀念方舱医院的生活：有床睡，饭和水都管够。他
指着马路对面的一家便利店说：“店员人很好，不仅卖给我吃的，还会帮我把面泡好。”那
时，这家便利店还不能线下营业，但店员看他实在可怜，仍愿意卖他一些生活必需品。




在岗亭里住了五六天，聂森开始担心：这是别人的地方，会不会再被赶出去？“我是打工
的，不是流浪汉，这辈子都没当过流浪汉。”聂森越想越不安，开始在网上求助，想找一个
能安心住下来的地方。4月30日，他终于放下了心——黄浦区相关部门将他送到一处临时安
置点。




5月20日晚，记者再次联系上聂森，他仍住在临时安置点。“我每天都在看手机，上海到贵
阳的高铁一恢复，我就抢票回家，儿子在等着我。”聂森说。




货车司机：找回原本生活节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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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一觉醒来，就回不去了。”货车司机陈非是安徽人，3月27日从南京运货至上海奉贤，计划
休整一晚再装货回南京。第二天起床刷手机时，他才看到“上海实施分区分批核酸筛查”的新
闻。




和周围20多名同样境遇的货车司机一样，陈非只能先把车停在路边。他从未遇到这种情
况，一时有些手足无措。所幸没过多久，金海街道综合行政执法队队员就发现了他们。执
法队员先引导司机将货车停至几条次干道，并保持疫情防控安全距离，再设置通讯录详细
整理货车司机信息，“后续要为他们提供生活物资，还要做核酸、抗原检测，无论哪个都不
能漏。”




其后几天，行政执法队每天都会来送几次物资。陈非说，队员们来的时候，就是他一天里
最开心的时候。根据疫情防控要求，队员们把物资放到几米远外，提示他自行取走。吃了
几次方便面后，街道还协调来了热腾腾的盒饭，“有菜有肉有米饭，真的想都不敢想，吃进
嘴里才相信是真的。”




虽然看不清口罩下队员们的脸，但相处多天后，陈非还是和大家混熟了。一天，街道物资
保障小组遇到缺少货车的情况，保障组里的城管队员想到，能不能请滞留在街道的货车司
机出个车？虽然很不好意思，但他还是拨通了陈师傅的电话。陈非一听要他帮忙，一口答
应下来，5分钟后就把车开到了街道。完成任务后，街道坚持要给陈非报酬，但他始终不愿
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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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吃了街道这么多天饭，现在能出一份力就出一份力。”陈非还说，以后还有运货需求一定
还要叫上他，而且“千万不要给钱”，朴素而真诚的话打动了在场所有人。




陈非后来收到了有关部门开具的绿色通行证，得以返回南京。记者近日联系他时，打了好
几个电话才打通——陈非又忙起来了，终于找回了原本的生活节奏。




“老男孩”：来上海20年，很爱这座城







记者看到刘伟时，他正用手机放着那首《老男孩》。音量被调到最大，歌声回荡在上海火
车站北广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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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空旷的北广场上，他和不少人一样，打着地铺，风餐露宿。




不久前，他还是一名小区的兼职保安，负责封控楼宇的安保工作。但随着疫情形势的好
转，小区楼宇逐渐解封，他的工作也丢了。




以往，工作没了可以再找，但此时的上海，却让他没了办法。




没有地方可以住，只能流浪街头，刘伟和一些无家可归者随后被统一安排到现在的地方。
但吃喝拉撒，都成问题。“倒是有人来看过，给我们发了泡面，但是没热水，怎么吃啊……”




让人有些意外的是，对于现状，他的语气里没有抱怨，只是有一些不解。“防疫的做法，我
都理解。但是对我们这样的特殊人群，是不是能有一点人情味？”他苦笑着摸摸头，“我很
爱这座城市，只是现在不知道到底怎么了，我为什么会睡在这里。”旁边的同伴大声抱怨两
句，他还回过头劝阻：“别这样，好好跟记者说。”




刘伟不像其他初来乍到的打工者，尽管才30来岁，但他来上海已经20年了。按他自己的说
法，自己还在上海念过书。“我在这里接受过教育。”他言语中有一些小小的自豪。




只是这个已经习惯上海的老男孩，也有些累了。几天后，刘伟告诉记者：“现在想家了，特
别想。”他想回重庆老家，但那边告诉他，隔离期间要自己承担酒店费用，一天得两三百
元，他盘算了一下自己做保安的报酬，有点舍不得。“好笑的是，他跟我说你要是密接就免
费，我真的有点想成为密接。”




权衡之下，他准备先去武汉，再转道回家，因为听说武汉集中隔离是免费的。抢到了去武
汉的票，刘伟就开始收拾行李。不过火车是在虹桥站发车，他准备骑共享单车过去。记者
看了下距离，18.9公里。




临走时，他还不忘感恩：“对了，后来有上海爱心人士自发组织给我们发了一些物资，有帐
篷有食物，特别感谢他们。”




“再见上海，没想到以这样的方式离开，有点伤心。未来打算？等着看呗。”刘伟又哼起了
歌，“这里的故事你是否还记得……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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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文中采访对象均为化名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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